
2026年3月23日 星期一
www.jfdaily.com 5深度责编：唐蓓茗 编辑：蒋娅娅

本报记者 牛益彤

最近，一则新闻引人注目：徐汇
区一位81岁的老人卖掉唯一住房，
扛起监护两个外籍外孙女的重担。然
而，一个现实摆在眼前：一旦他离去，
孩子将再次成为“法律孤儿”。这似乎
映射出一个长久被忽略的现实：在
“一老一小”的生命交接带上，监护从
来不只是一句口头承诺，更是悬在无
数家庭头顶的法律缺口。

2026年开年，上海出台全国首部
省级老年人意定监护专项政策。这份
被业内称为“破冰之举”的细则，让
“意定监护”这个专业词汇一跃成为
社会热词。

社交平台上，“上海意定监护办
理全攻略”被反复提及；评论区里，
独居老人想托付身后事，丁克夫妻
计划提前规划晚年，子女定居海外
的家庭希望有人签字决策……大家
都把这份盖着公证处红章的文书，视
作晚年最稳妥的“护身符”。

当我们把时间线往回移会发现，
在意定监护细则尚未出台的日子里，
上海基层早已遇到过类似案例。他们
的探索，既是无奈之下的应变，更是
制度完善前的珍贵实践。

寻找余生托付
寻找“余生托付”的

人，并非法律意识超前，
而是被现实推到了必须
面对这个问题的那一刻

在2026年新规落地前，“意定监
护”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个陌生词汇，
人们大多在新闻中得知，带有一丝
值得咀嚼的争议，比如2019年最广
为人知的“水果摊主案”，又比如
2025年底的“46岁蒋女士案”。它打
破了“血缘即正义”的传统伦理，把
监护权交给“外人”，却始终在情与
法的天平中摇摆。

一位社区干部记得，有位80多
岁的独居老人，老伴走得早，唯一的
儿子在国外定居，几年也见不上一
面。老人身体还硬朗时，觉得日子能
凑合，直到有天突发脑梗，被邻居送
进医院，却面临一时联系不上其儿
子，手术同意书没人签的困境。

基层工作人员碰到过太多这样
的情况：有的是失独家庭，老两口相
依为命，不知道倒下了谁来替他们签
字；有的是长期照顾残障子女的年迈
父母，一边照顾一边焦虑，担忧自己
走了以后孩子怎么办；还有的是丁克
家庭，面对的是未来可能存在的养老
问题。

这些寻找“余生托付”的人，并
非法律意识超前，而是被现实推到
了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的那一刻。他
们有的失去了法定监护人，有的对
法定监护人不放心，有的干脆没有
“法定”可言。他们找上门来，问的问
题往往不是“什么是意定监护”，而
是更朴素的一句话：“谁能替我签那
个字？”

当许多老人在现实里发问时，基
层社区早已被推到了最前线。

在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蔡幼芬
每月都为社区里的孤寡独居老人举
办生日会。她是街道老年协会会长。
最近几个月，她开始尝试在唱完生日
歌、吃完蛋糕后，和老人们拉拉家常，
加入一些意定监护的科普内容。

几年前，蔡幼芬第一次听说“意
定监护”时，还觉得这是个“沉重得
无法开口”的话题。但随着老年协会
工作的推进，她慢慢发现这是一个
急难愁盼的“模糊地带”。“我一个人
住，万一倒下了怎么办”“我跟侄子
亲，他能帮我签字去养老院吗”，这
些有关权责归属的问题，一度让她
不知所措。

2021年，民法典正式施行，明确
了成年人可以书面形式确定监护人，
首次将“组织”纳入监护人范围。这让
很多基层工作者看到了希望。也正是
在那一年，蔡幼芬和同事们尝试起草
意定监护服务计划书，希望依托社区
平台，为辖区孤老搭建意定监护对接
渠道。

但在后续与街道共同探讨落地
方案细节时，双方都意识到了横亘
在眼前的客观难题：“要开展这项服
务，基层的法律资质与专业人才支
撑还存在短板。”一腔热血碰上了当
时尚未成熟的客观条件。本着对老
人高度负责的态度，这份计划书只
能暂且收进抽屉，化作那个阶段的
“蓄力”。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件未完成的
事，基层工作者开始意识到，光有热
情还不够，关键在于引入专业力量。
此后的几年里，大家一直留意着意定
监护的相关信息，静候合适的时机。

法律上的亲人

意定监护要做的，就
是为那些基于长期信任和
照顾形成的关系，提供一
个合法的“身份”

2025年3月，当恩派基金会的“溢
彩星光”项目找上门，希望为基层提供
老年人养老全流程培训时，蔡幼芬毫不
犹豫地在六个议题中选了“意定监护”。
培训涉及的内容十分有可操作性：如何
用老人能听懂的语言解释“意定监护”
与遗嘱的区别；如何识别那些嘴上说
“不需要”但眼神里流露出担忧的老人；
协议中关于医疗措施、财产管理、监督
人设置的关键条款该如何解释；当老人
半夜突发急症，第一步该联系谁、该准
备什么材料。

项目方邀请的培训指导，是一家叫
“尽善”的社会组织。尽善社会监护服务
中心2020年成立于上海闵行，是国内
首家专门从事意定监护的社会组织。创
始人费超告诉记者，“尽善”的前身包含
一家为认知症老人提供照护服务的社
会组织。在工作中，他们反复遇到的问
题，和街道惊人地一致。
“我妈以后住养老院，谁签协议？做

手术，谁签同意书？我是独生女，自己也
60多岁了，万一我先倒下呢？”一位家属
这样问他。他开始留意那些“监护断点”：
失独老人、子女在海外的空巢老人、不婚
不育的独居者。还有一类叫“老养残”，即
高龄父母照顾智力残疾的子女。
“这不是人情冷暖的问题，是制度

衔接的问题。”费超说，“社会关系越来
越多元，但很多关键环节的认定标准还
停留在‘血缘即一切’的传统模式。意定

监护要做的，就是为那些基于长期信任
和照顾形成的关系，提供一个合法的
‘身份’。”

“尽善”做了5年，服务对象从一年
30—40个涨到近70个，咨询量从几十
次涨到200多次。

专业社会组织的介入，为街道几年
来的探索补上了关键一环——专业支
撑。蔡幼芬所在的老年协会开始学习如
何将那些模糊的担忧转化为法律条款
和可操作的服务流程。他们不再停留在
倾听与陪伴，而是逐步学会如何提供指
引和识别风险。

志愿者们在日常走访中开始有意
识地问一句：“您有没有想过，万一身体
不舒服，希望谁帮您做决定？”开通的24
小时咨询专线，也转接到了蔡幼芬的手
机上，时刻答疑。这套模式很快收到成
效。今年1月，75岁的孤老王阿姨确诊
肝癌晚期。她最焦虑的不是治疗，而是
“万一昏迷了，谁能替我签字”。蔡幼芬
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联系“尽善”，一起
为老人梳理意愿。从意愿梳理、协议起
草到公证办理，仅用了两周时间，顺利
跑完了意定监护的“最后一公里”。

从孤老到大众
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

支持个体按自身意愿选择
照料方式、规划晚年生活，
实现自主决策与自主安排

在上海许多街镇，意定监护正在以
更丰富的姿态“着陆”，回应着不同群体
的具体困境。

比如，在共和新路街道，一个名为
“银发盾牌”的项目组，为“老养残”家
庭提供了解决思路。70多岁的罗阿姨

最放心不下的，是智力残疾的儿子。项
目组联动法院、公证处、律所和居委
会，不仅为她设立了意定监护，还通过
司法程序提前完成遗产析产，扫清了财
产处置的障碍，为儿子的未来生活筹集
了“备用金”。

在普陀区，长风新村街道完成了对
“失能失智且无监护人”群体的救助。
精神障碍患者小雨（化名）在唯一监护
人母亲去世后陷入困境。街道启动多部
门协作，最终由法院指定居委会担任其
监护人，并引入“尽善”等专业组织提
供具体监护服务，形成“政府临时兜
底、司法机关确权、专业组织执行、社
区监督”的闭环。

现实也催生新需求。费超发现，这
两年，来咨询的人群发生了变化。过去
多是七八十岁的孤寡老人，现在多了身
体还硬朗的中年人，甚至还有30岁出
头的年轻人。“有人问能不能指定朋友，
有人想把监护权和财产管理分开，有人
担心监护人将来不尽责怎么办。”费超
说，这些需求早就超出了“找个人签字”
的范畴。

这些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的社会
结构转型。基于2023年中国综合社会
调查数据，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与社
会政策研究院副教授王宁发现，在中
国，65.68%的独居人群是非婚状态，超
过1/4的独居者没有子女，22.23%的独
居者自评健康状况不佳。《中国统计年
鉴》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全国一人户家
庭占比持续攀升；最新数据表明，上海
市一人户比例达26.4%，位居全国第
二。这些数据说明，意定监护的潜在需
求正在快速增长，结构也在发生变化。

王宁分析：“未来意定监护的需求将
不再局限于基本兜底，更多人开始用它
保障晚年生活质量、实现晚年自主意愿。

服务对象也不再仅限于传统认知中的孤
寡老人，老养残家庭、稳定的中年独居
者、丁克家庭等群体也是潜在需求方。这
一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支持个体按照
自身意愿选择照料方式、规划晚年生活，
真正实现自主决策与自主安排。”

需求多、要求高，也给现有服务带
来很大挑战。只用一套简单服务，很难
满足不同家庭的复杂需求。蔡幼芬随
身携带一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录
着跟她电话咨询过的老人。经过培训，
她能够处理一些简单的基础咨询，但
面对更高难度的定制方案，她随时预
备着对接专业社会组织或公证处。费
超也意识到，基层需要的不仅是“知识
灌输”，更是资源链接能力和风险识别
能力。而赋能不是一次性的，更应是一
个持续的过程。

制度还需细化
法律虽规定了责任，

但缺乏明确的操作细则以
给基层更明确的指引。这
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随着实践的深入，逐渐体现出现有
制度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之处。根据
民法典，当一个人的监护人尚未完成指
定、暂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处于无人保
护状态时，居（村）委或民政部门应当承
担临时监护职责。
“虽然法律规定了责任，但缺乏明确

的操作细则。”市政协委员、律师张玉霞
说，关键在于给基层更明确的指引，“什
么情况下属于无人保护状态或无人照料
状态，可以行使临时监护权？需要履行哪
些程序？出现失误该承担什么责任？这些
都需要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她建议用列
举的方式告知哪些是禁止性事项，哪些
是必须完成的事项。“比如当老人没有行
为能力时，医疗措施达到哪一步、要怎么
确认最佳方案。细则定得越详细，相关工
作人员越能按部就班地去做。”

与此同时，平台建设被提上日程。
张玉霞介绍，今年上海实施的意定监护
若干意见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市民政部
门牵头建立市级老年人意定监护信息
归集查询平台——民政、公证等可引导
当事人自愿将相关信息录入平台；公证
或见证的当事人可授权公证机构、见证
机构等录入平台；法院拟定的意定监护
相关文书应及时通报民政录入平台。民
政应加强对意定监护信息归集工作的
指导和服务。

专业力量的培育与引入也在加速。
恩派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
“溢彩星光”项目将落地更多城市，回应
社会真实需求。

此外，社会观念也亟待转变。意定
监护从来不只是一纸文书。它是在街头
巷尾“生发”出的细节，也是一个人在清
醒时给自己晚年留下的一份体面。从
“意定监护是孤寡老人的无奈选择”转
向“意定监护是有潜在需求的成年人规
划未来的理性安排”，王宁认为，这是一
场观念革新，需要政府、媒体、社区与家
庭共同推动。

政策落地不是终点。让每一个担心
“没人签字”的人，都能放心地把余生托
付——这才是意定监护真正要抵达的
地方。

谁能替我签字？上海基层的探索实践推动意定监护制度进一步完善

让担心“没人签字”的人放心托付余生
焦点

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创始人费超为街道进行意定监护培训。 均 资料图片 基层工作人员为社区老人科普意定监护相关内容。


